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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讲作家赵树理先生的

《求雨》时，教室外面的太阳晒得正

烈，仿佛听得见庄稼的焦渴声。

盛夏，天空蓝盈盈万里无云，热

烘烘树静风至，炙烤得万物蔫头耷

脑，路面烫土蔽日。葫芦河咸重味

苦，黏稠浑浊，不适宜浇灌，小河河

床裸露，细水断流，无抽水机，靠人

力肩挑手提等同于杯水车薪。山区

的洋芋玉米只能听天由命，川道的

辣椒西瓜茄子则须全力施救。

农人们心急如焚，像《求雨》里

的于天佑一样，村里的老农各种谋

划只为求雨……小说中，老顽固于

天佑求雨失败，村支书于长水开渠

引水成功。

实际上，我们的父辈曾经有过

拦河闸坝，修渠引水之举。可在干

旱 面 前 ，雨 水 仍 是 遥 遥 无 期 的 梦

想。此土此地，该用什么方式摆脱

千 百 年 来 水 的 困 扰 ？ 什 么 时 候 庄

稼能在风清雨露中开怀畅饮，痛快

生长？

我于 1995 年回到家乡，在乡镇

政 府 工 作 ，被 派 驻 王 马 西 张 两 村 。

这里全家人共用一盆洗脸水。村民

住在山顶，取水要到沟底，干旱截断

了渗水汇聚的小溪，泥泉的青蛙呱

呱 聒 噪 ，石 缝 的 岩 水 偶 尔 叮 咚 滴

漏。每天凌晨两三点，青壮年举着

手电，挑起水桶顺着羊肠小道下到

深沟等水。

改变从未停止。那几年，我们

协助群众建设“121”雨水集流工程，

引 进 地 膜 小 麦 、膜 侧 玉 米 技 术 。

2000 年前后，国家大规模实施“退

耕还林”，整齐划一的育林坑里栽植

上沙棘刺槐山毛桃。五六年后，还

有好的消息杳然而至，“引洮工程”

要经过静宁。

此时，全县小气候改善，南部果

树成林，中北部树木茂盛，雨水不时

造访。然而，县城仍受饮用水问题

的困扰——城北南下的葫芦河水苦

难饮，城南的渝河水水质硬化。甘

硙子河作为葫芦河的支流，因出于

深山，流经净地，适于酿酒，被辟为

新的水源地。

初夏的一天，我和同事前往北

部乡镇，路过山顶一施工现场，问及

驻村干部，他说这正是“引洮工程”

项目的一部分。那一刻，我有种突

如其来的兴奋。我们站在潮湿的泥

土上，极目远望，宽阔的河渠浩浩荡

荡顺山势蜿蜒伸展，闪耀着律动的

光辉。

葫 芦 河 源 于 西 吉 县 境 的 月 亮

山，途经静宁，在天水市麦积区石佛

镇南汇入渭河。2020 年初，我北出

静宁去西吉，见道路旁有建筑工地

干得热火朝天，同行老友说，这就是

引洮二期配套静宁县城乡供水工程

大本营。我深感欢喜，咱们也能喝

上洮河水了。

2022 年 6 月 27 日，这是必须写

入静宁地方志的历史性时刻。当天

上午十时许，引洮二期供水静宁县

城区水源成功切换。管线末端，千

家万户喜笑颜开，拧开水龙头，静待

长途奔波的洮河水蹁跹流入……

农历七月初七，天高云淡，艳阳

高照，惠风和畅。我直接抵达现场，

征得同意，登上调蓄池坝堤，水汽盈

盈，通体清凉。透过铁丝围栏方形

空隙，椭圆形调蓄池波光粼粼，水天

一色，碧水倒映着蓝盈盈的天空，一

群叽叽喳喳的喜鹊快乐地飞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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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燧是河西走廊一道惹眼的风景，家乡人称其为

“墩”。“五里一小墩，十里一大墩”，它们或雄踞于山巅，

或傲立于戈壁，或蜷缩于沟谷。它们身侧，有芨芨草，有

茵陈蒿，有骆驼刺，有沙拐枣，或高或矮，或密或疏，或素

或艳，和谐相依，谁是主角，谁是陪衬，哪能说得清呢！

烽燧是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观

察、通讯的前沿哨所。大军突至，兵锋正盛，岂是区区烽

燧守备力量能抗！所以，烽燧的主要作用还是传递消

息。烽燧传递消息的方式是燃积薪，白天煨烟，夜晚举

火。夜间放火曰“烽”，白天煨烟曰“燧”，故称之为“烽

燧”，也以烽火台、烽台、烟墩、烟火台称之。烽燧通常是

夯土板筑的，夹杂了芨芨草，抑或红柳、白刺的细枝。燧

堡设有燧长，住有若干戍卒。以当时的社会水平，戍卒

们捕捉敌情信息全凭眼睛和耳朵，他们必须集中注意

力，不能放过任何风吹草动。夜晚，他们既要时刻关注

相邻烽燧的情况，又要倾听周围动静。

烽燧上应该有营房，普普通通的，也就是遮风挡

雨。内里应该没有什么陈设，土炕上垫着秸秆或荒

草，其上铺着兽皮——羊皮，牛皮，马皮，抑或其他。

室内充斥着或浓或淡的腥膻味儿。夜深时分，烽燧上

或许会响起天南海北的民歌小调，慰藉思乡之情。

烽燧上定然有存储柴草的棚子，否则，一场突如

其来的雨泼下来，柴草湿透了，若是有敌情，点不着

火，焐不出烟，怎生是好！存储柴草的棚子绝对不会

在烽燧下——敌对势力若是将烽燧围个水泄不通，柴

草难以为继，可就束手无策了。

燃积薪的消息传递方式太受天气制约了，风急雨

大，雾重霜沉，都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强敌叩边，情

况紧急，不可耽误，势必飞马走报。烽燧应该配有马

匹。河西走廊有荒野，也有草原。坦荡如砥的荒野适

合马匹驰骋，辽阔丰腴的草原适合马匹生衍。近水楼

台先得月，这些散布在河西走廊的烽燧必然优先得到

保障。因为用途单一，烽燧上的马匹不需要太多，一

两匹就好。马厩应该就在近前。

马厩近旁应该有存放饲料的棚子。兵马未动，粮

草先行。那马即便不用冲锋陷阵，也很金贵。马匹作

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其饲料装备务必充分保障。干草

是重要的战备物资，是历代王朝向民间征调的重点。

大户人家通常以车计，小家小户则以束计。草束的体

积、重量应有定制，不然会让人钻了空子，弛废的还是

军务。关乎兵戎，凡事不可小视。

西北边线配给的主要是粟米，只因它种植广泛，

且耐储存。新鲜蔬菜么，以当时的社会生产水平，不

易储藏，不易转运，自是难得。长时间不吃蔬菜，纵然

铁打的身体，也吃不消。但凡条件允许，戍卒或许会

在烽燧周围开出块地，种些蔬菜。菜地里最常见的面

孔应该是韭菜、白菜、萝卜、冬瓜，可能也有大蒜、香

菜，辣椒、红薯、菊芋之类是断然不会有的——它们还

没有登上这个阔大的历史舞台呢！菜地周围，应该有

枯干的灌木枝条插竖的简易篱笆，用以阻挡田野里那

些不速之客的光顾。菜种或许是出征时带的，或许是

委托负责粮草押运的同袍从远近的集市上买的。

经历千百年风雨洗刷，烽燧底基颓朽得厉害，即便

如此，它们也是不折不扣的幸运者，没有被人们觉得碍

事碍眼，毁灭在营房造屋、平田整地的过程中。它们茕

茕孑立，仍保持着刚毅的风骨。

在河西走廊行走，我阅“燧”无数。每座烽燧都有

自己的名字，塔墩、严家墩、月牙墩……这些或许不是

它们最初的称呼。在广阔大地上，它们是重要的参照

物，塔墩西面的土岭，月牙墩南侧的洼地，四方墩北边

的沟槽，附近的人都晓得。否则，说的人纵然急红了

脸，听的人依旧一头雾水。

古老岁月里，西北是中原王朝军事防御的重点。

毫无疑问，守边的将士们枕戈待旦，广大的后方才可

以安定祥和。古旧的烽燧，无疑也是对眼前岁月静好

的一种注解和诠释。

□ 马超和

野有烽燧沐风雨

今夜月下的山川何其朦胧。

迷蒙的月色，覆盖了大地上的一切，柔柔的、静

静的。月下的天，比白天低了；月下的地，比白天远

了。月下的世界一片寂静，一切是那样陌生和新

鲜。我看到了遥远的古代。李白望过的月、杜甫望

过的月、李清照望过的月、苏轼望过的月，就是这个

样子。蔓草中的蟋蟀吟唱过的月，就是这个样子。

今夜月下的山河，如此动人。

安静得如同一幅水墨画，朦胧得如同一首李商

隐的诗，邈远得如同我无处栖落的思绪。

这次路过金川峡恰好在夜晚，而且是有月色的

夜晚，是月圆的夜晚。明月刚刚挣脱山岗，东方的夜

空一片幽邃，浸泡在乳白之中。背阴的坡上一片淡

淡的山影，让你想象和挖掘其中有多少审美的矿

藏。那山影，不可用淡墨涂抹，那样的色度，不够音

量，唱不响明月对深山的演奏；那山影，也不可用浓

墨渲染，那样的色度，音量太大，高分贝的浓黑会覆

盖月色弹奏的清音。让我凭感觉，让我用想象，想

必，我会用河山在月色中的静默给我的启示，找到一

丝闪亮的灵感，照亮我心中的画布。

山中月下的水安静又平缓，它流来的地方有一

样的月色，它流去的地方也有相同的银白。流过万

水千山，它有万千身段，也有万千月色。

今夜，那涧水撒上细碎的月色，因为山影的投

射，那细碎的跳荡没有明显的亮色。一种黯淡的浮

光在上面，没有明显的波动，不见白天水流与溪中顽

石的激辩。月下的水和石都是沉默的，它们在回忆

白昼的所见。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它们会不会也睡

着？睡着了，若不小心流错了路径，醒来后会后悔

吗？会埋怨这太深的夜和太美的月色？如果月色可

以积累，那流水在下游的家里一定有千层万层的堆

积，它要用那些银色的堆积建造什么呢？

明月夜，山头上的高压电线从这一个山头扯到

那一个山头，将头顶的天空切割成长条。从铁塔支

撑的高压线下经过，有一种天被丈量、被撑高了的感

觉。月下的思绪是缤纷的。

在月下的山中，山中的溪涧，想起了张若虚的

《春江花月夜》。“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

人”。天上的明月是在哪一年第一次照见这峡谷中

的第一个人影？那第一个人又是谁，她极其幸福、又

极其幸运地在哪一个晚上看见了天上的明月？何其

原始的问题，何其美丽的动问！问到了宇宙的年龄，

问到了人类的岁数，问到了剧目刚刚编好准备上演

的时候。问到了那时的灯光，那时的舞台，那时的演

员。然而有谁能够说得清楚呢？那已是多少年以前

的演出了，仿佛只可以遥遥推测和想象，那演出一定

是美丽的，那演员一定是一袭长裙的女子，她有绝世

的风华，万丈的温柔。她在江畔月下的芳甸中，柔波

一样地跳着旷世舞蹈，山为之动容，水为之徘徊，久

久不忍离去，不忍恢复到山的冷峻，水的喧哗。

今夜月下的我，见到的好像是时间刚刚起步时

的那还没长大的月亮——少女时候的月亮。

□ 王泽玉

月照金川峡

几声鸟鸣

凝成一粒露珠

落入我伸出的掌心里

风，从河那边吹过来

还没抵达我面前

便被途中的花草

吮吸干净

那颗星，我无法邀约

眨眼间，一丝柔情

便融进泻下的月光里

西大湖

一群鸟，飞过去

三朵云，飘过来

虹鳟鱼在溪水里蹭背

鳞片上的锈迹

融入了光明的成分

草滩的尽头

有个牧羊人，挥动长鞭

把羊群赶到了天上

把白云赶到了地下

□ 张 军

傍晚的河湾（外一首）

我和友人一起奔赴一场马兰花

之约。

车子从高速公路转入通往冰沟

河的公路，到达景区已经是上午 10

时，游客熙熙攘攘，远远地，一朵飞

碟般的白云飘在景区大门上空，平

添了几许神秘。

进入景区，我们恍若闯入了另

外一个时空。放眼望去，满目青山，

苍松翠柏延绵不绝。

乘坐观光车进入冰沟河深处，

一 路 上 牧 草 青 青 ，河 流 奔 腾 ，小 鸟

啾 鸣 。 清 新 湿 润 的 空 气 中 弥 漫 着

青 草 的 气 息 、森 林 的 气 息 、马 兰 花

的气息……

前方羊群挡住了路，刹那间，观

光车就被熙熙攘攘的羊群拥在路中

间，羊头攒动的路面犹如奔腾的河

流让人雀跃，真想跳下车跟随羊群

去弘化牧场找寻公主的芳踪。见惯

游人的羊群并不慌张，一只紧跟着

一只，从容地穿过马路，奔路边的草

场而去。又有大批的羊群向河滩拥

过来，越来越多。下了观光车，和摄

友们迫不及待地奔向河滩的羊群拍

摄 ，我 们 越 往 前 ，羊 群 却 离 我 们 越

远，牧羊人大声喊话让我们别过去，

羊群就过来了。听了牧羊人的话，

我 们 退 回 路 边 ，羊 群 真 的 漫 了 过

来。我从羊群后面包抄过去，到了

羊群的南侧，羊群已经在河边的树

荫下卧地歇息，看见我很是诧异，纷

纷起立走开。有只黑头羊居然盯住

我，好像在询问，不就照个相吗，干

吗打扰我们？我笑着向它招招手，

感觉它读懂了我的善意，没有匆忙

走开，而是死死盯住我的手，我再次

向它挥手，黑头羊这才一步三回头

离开了我的视线。

特殊的地理条件让冰沟河巨石

遍地，远远望去整个河滩都是石头，

走近了才发现激流密布，河水清澈

透亮，是阿尼岗噶尔雪山融化的雪

水 ，掬 一 口 ，清 凉 甘 甜 ，沁 人 肺 腑。

这河像极了儿时家乡那条大河。此

刻，它弥补了我的缺憾，慰藉着我的

心。我从这颗石头跳到那颗石头，

站在了河中央，飞起的浪花打湿了

我的裙裾，张开双臂，风撩起了我的

长发，恍若飞翔在家乡的大河之上。

踏上河对面神往已久的马兰花

大草原，踩上马兰花草原的木栈道，

我们像欣赏自家花园那般悠闲。我

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纯美的草原，整

个草原就一种花，马兰花。走了那

么久我连棵杂草都没发现，我怀疑

是人工剔除了别的花儿和杂草。但

又想，近万亩的草原，绝不可能被剔

除得如此干净。那只有一种可能，

马兰花根系强大，别的植物不容易

侵入，或者是牛羊替马兰花草原清

除了杂草。开始我还担心这大片美

丽的花儿别被河滩的羊群吃掉，可

马兰花叶连一点啃食过的痕迹都没

有 ，被 当 作 肥 料 的 牛 粪 倒 比 比 皆

是。显而易见，牛、马、羊都不吃马

兰花。连牛羊都不忍啃食的花儿，

怎不令人怜惜？

这是马兰花的盛会啊，满眼全是

蓝紫色的花儿。微风徐来，千万只蓝

色的蝴蝶在碧波上翻飞，我们被淹没

在蓝色波涛里，不思归路。清俊、脱

俗……这些词汇都不能表达对马兰

花的感触，这是一片开到心坎里的花

儿，美得让人有流泪的冲动。

沉浸在花海中的摄友，有的摆

弄飞行器拍摄，有的拿着相机雕塑

般静守着花儿，还有摄友干脆在马

兰花丛中酣然入睡。“不管风云如何

突变，我且沉醉花间酣睡”，此刻他

一定梦见了山坡上放牧的童年，只

有热恋着家乡的人才会在这潮湿的

草地上睡得如此香甜。

远处成群的牛羊亦淹没在了马

兰花海里，我想象过无数遍的场景，

真真切切就在眼前。真想骑上一匹

白色的骏马驰骋在这辽阔的马兰花

草原。渴了，有青稞美酒酥油茶；饿

了，有鲜嫩肥美的水煮羊肉和酥油

糌粑，河边的帐篷里，传来嘹亮的歌

声，牧民们载歌载舞。

马兰花草原处处是风景，站在

栈道上看风景的人，不知自己亦成

了 别 人 眼 中 的 风 景 。 夕 阳 将 我 的

背 烤 得 发 烫 ，耳 边 凉 风 习 习 ，马 兰

花飞舞……

□ 田小秀

马兰花之约

我带着十万热爱，抵达

葱绿里生长的乡镇

恬静远阔的草原

让我无法克制内心的豁朗

打着底色的草木逐渐延伸

一群蜜蜂忙着筑巢

它们的翅膀沾满白云的舒展

我久久伫立，想象这盛大的安宁

是谁开启的人间仙境

给金厂、马营和池坝

冠上“金马池”的美誉

天色正好。我踏着崭新的街道

向对面走来的人群招手

他们热情地冲我微笑

挡不住的温暖

此刻在金马池的目光里释放

□ 李 璇

金马池之恋

站在卦台山俯瞰

这座千年时光铸造的龙城

泾渭分明令我目不暇接

我用眼光抚摸那古色的一砖一瓦

掌心却感到了八千年前的心跳

我跪拜在飞将军的面前

分明听见雪夜里射虎的飞矢之鸣

我在天水千古秀中穿越

把朝圣的心化成如血的丝带

挂在麦积山的最高处

□ 余加亮

天水遐思


